
* 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創會會長
** 文史工作者

陳淡而先生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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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06年 4月 23日，2009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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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高雄市陳宅

陳淡而，台南人，民國十四年生。陳淡而以幽默獨特的風格談及過

去的歷史。有著東京高等商船學校傲人的學歷，且在日本時代即已經

是海軍預備軍官，陳淡而加入技術員兵大隊後即拔擢為訓練官，成為

戰後台灣人中第一位國府海軍軍官。服役時與技術員兵大隊副大隊長阮

邵霖及幾位海軍軍官成為好友。二二八時期保護阮邵霖一家人安全，但

是他的姐夫王育霖卻被陳儀列為逮捕獵殺對象，命喪二二八；而陳淡而

自己在 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也險繫囹圄。有著中日兩種文化背景，

陳淡而對當時國府海軍的情形有其獨到的觀察。訪談中也談及許多台籍

老兵懷念的前輩吳振武。吳振武在日本時代即已當上日本陸戰隊少尉，

二二八後協助國府陸戰隊的訓練。訪談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這位傑出的

台灣人吳振武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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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記憶

我是台南縣官田鄉人，民國十四年生（西元 1925年）。我現

在還記得以前日本時代官田的地址：台南州曾文郡官田庄官田村

三百八十號。以前官田人大都來台南市念書，當時台南州送去日

本念書進修大學的人，最多的就是我們官田人。官田地名的由來

就是「官賜的田」。我是來台第十一代，我的祖先跟著鄭成功來

台灣，聽說母親的祖先還跟著鄭成功進攻過南京城，後來還賜了

柳營的地給母親的祖先。

之前我還花了十年的時間收集資料來修我們陳家的祖譜，還

叫我台大醫科第二名畢業的孫子幫忙，由我口述，然後他幫我謄

寫。以前我們家在官田算是小地主吧，我的老家還有一台以前

祖先留下來的洗布機，可能以前也有從事紡織，不然怎麼會留

一台洗布機。我爺爺陳人英 1在日本時代做過台南州的參事，做

了二十八年，日本人的官階還作到「正三位」2，算是不小的官。

以前新來的縣長路過的話，還會過來和他打招呼。有一次他穿著

1 陳人英，字達淇，1860年生，祖籍福建泉州，世居台南官田。為清朝秀
才、廩生。唐景崧撫台時委辦赤山善化里東善化里西三堡採訪局 ,兼辦
籌防局。1895年清國割讓台灣之初，設案焚香祭祀鄭氏及祖宗，率先向
日軍表誠，對於安撫地方有功。1898年任六甲辨務署參事；1899年為麻
豆辨務署參事兼保甲局局長；1901年鹽水港廳參事；1904年任鹽水港製
糖株式會社董事；1909年台南廳參事；1910赤山煉瓦會社社長。1898
年與 1909年分別被授予紳章。（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台北：
台灣總督府，1916年，頁 302）。

2 日本於 1926年公佈「位階令」，簡化過去的官位的位階排序，新的位階
自上至下從正一位、從一位、正二位、從二位，一直排序到正八位、從

八位等共十六個等級。因此正三位位於十六個等級中的第五位。

日本服與木屐坐火車，坐在二等車廂，車長來查票時覺得他的穿

著應該是坐三等車廂的乘客，便跟他說他應該坐到後面的三等車

廂，因為那裡才是草地阿伯坐的車廂，我爺爺給車長看了車票，

才知道我爺爺沒有坐錯車廂。

我五歲時（西元 1930年）就從官田搬到台南去念書。在官田

的事情我大概只記得當時的大地震 「嘉南大震災」。3那時全庄的

厝倒得只剩下役場，以前的鄉公所叫「役場」，只有役場的屋子

沒倒而已。那次地震震了一個月。以前我家的房子是土角厝，地

震時我們家的房子也倒了。

我父親還在時，都有請家庭教師來教家裡的小孩，教《三字

經》、《人之初》那些教材，我的兄長都有被教過。到我的時候，

因為我父親在我十一個月大的時候（按：西元 1926年１月）就離

開了，母親又忙，我有點變成「放牛的孩子」，雖然沒有真正在

放牛。印象中都是待在家裡，沒出去和鄰居小孩玩耍。雖然我父

親在我小時候就走了，不過父親留下給我們三兄弟的遺產，還可

以支撐我們小時候的生活。

後來我們兄弟都去台南念書，我大哥和我差八歲，我是老

么，大哥先過去台南念書，住在我母舅家，後來五歲以後我也

去台南念書。我那時念的是末廣公學校，4是台南最好的公學校之

3 1930年 12月 8日與 12月 22日台南各發生兩次規模 6.6的地震，震央
都位於新營附近。12月 8日的地震造成曾文郡多處地裂噴砂。鳥山頭蓄
水池之堰堤，倒壞二丈。曾文郡、新營郡、北門郡住房全壞 49戶，半壞
277戶，破損 172戶，磚牆倒壞 165戶，死 4人，傷 25人。12月 22日
的地震導致台南市路面龜裂、湧出溫泉，水量不多，但仍繼續湧出，新

營郡多處山崩。住房全壞 121戶，半壞 424戶，損壞 2295戶，傷 14人。
4 末廣公學校：為現今之台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1919年日人於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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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時候日本人念的是花雄小學，台灣人則都念公學校。

在台南念小學時，我一年級的老師是台灣人楊老師，二年級

到六年級是日本老師安田實，九州人。他教得不錯，但很兇；左

一句「中國奴」、右一句「中國奴」這樣地罵學生。他是九州人，

九州人都很崇拜對抗明治天皇的西鄉隆盛。還記得念公學校時日

本紀念始政四十周年（西元 1935年），在台北辦博覽會，我們還

去旅行了六天五夜，還去了阿里山、獨立山旅行。

孔廟海東書院的校舍成立了台南市第三公學校，1928年更改校名為台南
市末廣公學校。1941年改稱台南市末廣國民學校、兼設高等科。戰後改
稱進學國小。

我滿五足歲的時候就進去公學校念書，可是我早人家一年去

讀，卻慢人家兩年畢業。大概每個人的命運不同，我比較不會念

書，憨憨的，晚開竅，也沒人教我念書。母親一個人要照顧我

們，所以她也很忙，而我也不知要讀書。後來在台灣讀不到理想

的中學才去日本讀書。那時日本的中學是初、高中合在一起的五

年制中學，我就這樣到日本澀谷去念書。到日本後我和二哥住在

新宿的「合宿」，日本所謂的的「合宿」就是供三餐的宿舍，不是

學校的「學寮」，而是私人的學生宿舍。我住的房子當時樓上樓

下總共八間房，當時英文是叫做 apartment。學校離我住的地方

大概隔了四站。

1939年陳淡而就讀京北中學時，學校旅行合影於生王堂

陳淡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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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求學

昭和十三年（1938）七月我到了日本，但是隔年三月學校才

開學，學校就建議我先去補習。所以我就先到高等小學寄讀一學

期，在那裡補習了半年，怕說九月開學後我的程度跟不上。那時

日本有現在所謂的初中「先修科」，也就是小學的「高等科」，日

本「先修科」的水準很高；我在那裡寄讀了一學期。那時我還不

知道ＡＢＣ，但到那邊就已經開始在讀ＡＢＣ英文了。

當時去讀書時，一個很疼我的日本老師罵我：「你在台灣念

書居然第六十名畢業？我看你不是這樣的人啊！你在台灣上課時

都在睡覺？」所以我去日本的時候，心裡很緊張。我一進到日本

的小學，就很拼命地念書，看到什麼都覺得新奇。我的日語比閩

南語還好，也是念小學時培養的基礎。在台灣從沒在班上當過級

長，沒想到在日本上小學後，票選級長時竟被選作級長。後來同

時選上級長和副級長，因為重複了，於是又重選一次，後來變成

當副級長。

日本的公教人員有分階級，在台灣時我的老師跟校長是 「勳

八等」，可是到了日本的小學後我的老師是「勳四等」、「勳六

等」，階級差那麼多，難怪台灣的老師都窮的好像要被鬼抓去一

樣。我在日本的小學時，跟老師說你要是去了台灣，不只當校

長。老師說：「我要在東京，才不要去殖民地，頭腦壞了才去台

灣。」 隔年（西元 1939）九月我就到京北中學就讀。這間學校和

私立東洋大學是屬於同一個財團。

剛到日本念書的日子，也是蠻有趣的，日子也就一天天過。

那時候請家教，一個月要二十元的家教費，而那時警察一個月薪

水才三十八塊。日本人也是會請家教來教小孩子，可是一個月

二十塊的家教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後來我二哥氣喘須要治

療，那些錢就拿去醫治二哥的氣喘，後來就沒有再請家教了。

一到日本，就感覺遭受的待遇跟在台灣不一樣，覺得比較被

優待；因為在日本當地受教育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教

育的目的是要把你教育成棟樑；而台灣的殖民地教育是要把你訓

練成日本人，出發點不一樣。我十三歲去日本念書時，曾經問

同學說 :「你們長輩是不是告訴你們台灣人是番仔？ 如果不注意

的話半夜會殺死你們？」 他們都說沒有啊！長輩是說你們會說日陳淡而（後排左二）與室友合影於合宿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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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我們念書競爭，長輩反而說要努力學習你們，說台灣人很

可取。日本人是一出生就會說日文，我們是一邊念書還要邊學日

文在和他們競爭。

當時殖民地教育和日本本島的教育目標差距很大，光是出發

點就和人家差了幾萬里，所以教材課本也不一樣。那時在東京念

五年制中學，在台灣不敢說的話，在那都敢說了。為什麼呢？

日本古代曾經分成南北朝在打 5，為了爭皇帝位，後來北朝贏了，

但說實在，正統是南朝，後來日本明治天皇就說了他自己的意

見，說：「你們當學者研究誰比較正統都沒關係，但國民已經相

信南朝至今，你們現在說歷史忠臣變奸臣，奸臣變忠臣，現在的

信仰就讓它是這樣吧，至於你們學者怎麼研究，那又是另外一回

事。」 台灣人當時要是在台灣這說，肯定會被抓去派出所打。

（一）「勤勞奉仕」

現在的人說壓克力是戰後才發明的，其實在日本時我就有製

5 日本的南北朝時代，指西元 1330年代初期至 1392年期間，發生兩位天
皇各立南北兩方各稱正統的時代。1331年持明院統的光嚴天皇在鐮倉幕
府支持下即位，流亡的後醍醐天皇堅持不退位。1333年大覺寺統的後
醍醐天皇滅鎌倉幕府，但倒幕大將足利尊氏有意建立幕府，架空皇室。

1335年足利尊氏發動延元之亂，強迫後醍醐天皇退位，另立持明院統的
光明天皇，是為北朝之始；後醍醐天皇被迫退位後設法逃出，持著天皇

象徵的三神器復辟，退往大和（今奈良縣）的吉野，是為南朝之開端。

1392年北朝派兵包圍奈良，南朝後龜山天皇將三神器交給北朝後小松
天皇，歷時 56年的南北朝時代於焉結束。至於兩方何者為正統，直至
20世紀初期，社會黨人幸德秋水被捕後於法庭上提出明治天皇正統性的
問題，引起社會公議。明治天皇最後作出結論：以南朝天皇為日本的正

統，北朝天皇保留名號，但不列入正統。

做過壓克力，日本稱作「有機玻璃」。那時候學生都要被派去軍

事工廠工作一個月，在學期中去「勤勞奉仕」- 派學生去軍工廠

做工。就是在那時我曾經做過「有機玻璃」。去那裡工作其實很

好，因為冬天很冷，那邊都是暖氣，不會覺得冷。

我們那時去工廠工作是軍部的命令。日本的「文部省」 - 就

是我們所謂的教育部 - 就會指派我們去工作；學校也就會看要如

何安排課程，看是得增課還是減課。我們不是只有寒暑假去，而

是在學期中去。所以原本學校安排五個月的課程，就得要在四個

月內教完，剩下一個月去工廠作工。所以現在說什麼壓克力是戰

1941年陳淡而（前排中）與同學合影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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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明的，但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我作工都做到不想再做。

我們作的透明壓克力是飛機駕駛艙要用的，那時的飛機原本

裝五毫米的玻璃，戰車裝一吋厚的玻璃。可是使用玻璃的話，如

果飛機中彈，因碎玻璃而受傷的人反而比中槍受傷的人還多；壓

克力雖然會燃燒，但不會馬上起火，它燃燒的方式和普通著火的

方式不同，也比較好滅火。我那時就是到「旭玻璃」6這間公司工

作，它在日本算是有名的公司，而且這間公司現在也還在。那時

一塊一呎四方，厚五公厘，就是一公分的一半，這樣一塊要一百

元日幣。那時候一般人一個月薪水差不多四、五十元。一塊尺寸

一尺四方、厚五厘米的壓克力就要賣一百元。在工廠時，那時我

在搬一塊壓克力，一位平常都在罵人的排長，看到我這個姓陳的

拿一塊板子走進去，一句話都不敢說。

那時候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感覺還不錯，比對韓國人好。因為

當時台灣人是拿錢去日本當地消費的，是去讀書的，在唸「麥仔

酒」大學的（ 都在喝麥仔酒（啤酒），常常不去上課）。而韓國人

是勞動者，清掃廁所，整理水肥。因為當時日本和大陸打了七年

戰，國家的狀況已經身陷泥沼、無法抽身。而那時韓國人大都從

事清掃工，也沒人給他們小費；日本人覺得韓國人會揩油，因此

日本人對台灣人印象比較好。那時台灣人去日本，一般都不是去

做工賺錢的。

我現在能想到那時候的兩件事，一個是壓克力，一個就是噴

射機的引擎。日本後來做出噴射機了，要量產的時候卻沒有工

6 旭玻璃，指旭硝子株式会社。是一家日本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製品公
司，1907年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成立。是三菱集團的關係企業之一。

廠，不然他已經做出實驗品了。我是沒親自看到噴射機的引擎，

是聽同學說的，不過「有機玻璃」的製作我是有親身參與過。我

也還做過航空用的油漆；飛機如果在高空飛行，扇葉會結霜，速

度就會減慢，所以在尋找不會結霜的油漆，這個我也有做到。可

惜那時沒有到作鞋子的工廠工作，有的同學到工廠做軍鞋，如果

做一個月，工廠就一人給你一雙。像我們做這種玻璃工廠的也沒

有什麼福利。一雙皮鞋那時要兩元，念書的學費要五十塊；一般

家庭大概還得小孩去打工賺點學費，不然怎麼負擔得起？

我的生活和當時在台灣的台灣人不太一樣。我還去過陸軍航

空研究所，這可以說是最秘密的一個單位。高中畢業後，在等待

進入東京高等商船學校 7就讀前，我在那邊服務三個月，一個月

7 東京高等商船學校，為現今的東京海洋大學海洋工學部。前身為 1875年

左圖：陳淡而於航空研究室第七研究室工作時，與友人一起穿上飛

行員制服拍照留念。右圖：陳淡而友人王愛濬（台南人）服役於陸軍

航空隊，駕駛「隼」型戰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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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四百元，（一個月的薪水）就可以繳高等商船的入學保證金。

那時光是入學保證金就要四百元，是我自己賺的！當時我也才

十九歲。那時我還去過陸軍航空研究所的第七研究室，而第七研

究室是專門研究衣服的，隔壁第八研究室是作食料的，當時航空

研究所位在東京立川。

設立的三菱商船學校，1882年改由國家接管後，改稱東京商船學校。
1886年又改稱商船學校。1925年文部省再改稱為東京高等商船學校。
1945年東京、神戶、清水三間高等商船學校進行整合，改稱高等商船學
校，校本部設於清水商船學校校區。1949年該校改制為商船大學，又於
1957年遷移校區至東京，改稱為東京商船大學。2003年與東京水產大學
合併，改稱作東京海洋大學海洋工學部。

第七研究所是研發衣服的，有次在基地，和工作的朋友把研

究室製作的飛行員飛行服拿來穿，打算拍張照片紀念，結果敢死

隊的中尉路過，居然向我們敬禮。我們心裡嚇一跳，這要是被知

道是要被處罰的。那些路過的飛行員大概納悶「我們在特攻隊都

沒穿過這衣服，他們哪裡拿這種衣服穿？」

我們隔壁是航空研究所的第八研究所，他們在那邊做航空糧

食。他們那裡什麼都有，連咖啡都有。有時還跟他們說給我一點

嚐嚐。像當時飛機上不能抽菸，有一種口香糖，一片剛好含有兩

支菸的尼古丁含量，飛行員可以嚼這種口香糖。還有用雞蛋做的

cheese，就是我們現在吃的起士，我在那時候都吃過。

（二）東京高等商船學校

太平洋戰爭打到第三年（西元 1943年）的時候，我就都得自

己賺錢過活了。到了戰爭的最後大約一年的時間，也就是從投降

前一年開始，家裡要寄錢來也都寄不到了。那時寄的信有時還收

得到，有的都跟被炸沉的船一起沉到海底了。那時候寄錢不像現

在電匯那麼方便。而前兩年（按：1941、1942年）寄來的錢又拿

來治療二哥的氣喘。還好後來（1943年）我去念商船學校，算是

已經給國家養了，因為吃穿都是給國家提供。

中學畢業後，我就去讀東京高等商船學校。那時候高等商船

學校等於是現在的大學了。戰後東京高等商船學校也改成商船大

學。日本高等商船在那時是世界有名的。像兩次的世界大戰時，

日本一千噸以上的商船就有一千艘。日本當時有兩大商船系統，

一間是大阪商船的東京高等商船學校，船上的煙囪上是兩條白

線上寫一個「大」字；另一間是日本郵船的神戶高等商船學校，

1941年陳淡而與同學合影於學校農舍



92　陳淡而先生訪問紀錄 《記錄聲音的歷史》　93

它船上的煙囪塗裝是白底上有兩條紅線。進去高等商船後，我選

擇主修「航海」。我那時在高等商船的課程結束了，正要準備實

習。雖然我們是商船學校，戰時國家也會把商船徵用，因為軍隊

如果沒有商船也無法運送部隊，那些商船光是要運送打仗的砲

彈，就已經運到船都快要沉了。所以那時高等商船學校的學生一

入學便成了學徒兵，等於是預備軍官，水兵都要向我們敬禮。所

以我們學生一入學就已經算是在服軍職了，像我們寄信蓋上軍事

郵便的戳印都不用貼郵票，而且一畢業就是現役少尉軍官。

而那時台灣也要開始第一期的徵兵了，而我應該也會被徵

召。那時想說要戰死也要當個高級的軍官（海軍少尉）戰死，我

才不要當個三等兵戰死。 打仗的時候，最危險的地方 - 軍隊 - 也

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為你吃、穿不會有問題，也不會餓死，而且

又不是要你去南方孤島征戰。你如果只是當老百姓，老百姓兩手

空空也是會被炸死啊。

在商船學校時，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古怪的須藤教授教我們英

語。他是天皇任名的勅任教授，憲兵也不能抓他，因為他是親

英國派的，憲兵覺得他有思想問題。他喜歡上課時亂聊些有的

沒的。英語是我們的必修語言，到投降前一天我們都還在念英

文。我知道當時連日本第一陸軍士官學校的必修語言都從華語

改成英語；因為他們學了華語以後，到了廣東後才發現廣東人說

廣東話，你說北京話也不通，所以後來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就把

必修語改成英語。還記得那位古怪的教授教我們讀《金銀島》這

本書，他喜歡講一句話：「我們有大和精神，不會輸啦！」後來

學校舉行典禮時，他還穿了一套海軍大佐的衣服來，大家都嚇一

跳。憲兵常跑來叫他不要亂說話，他就回說：「我只有在課堂上

講，沒有到外面拿麥克風宣傳。」 八月十五日投降，在八月十日

時，他說：「今天可能是我最後的課」，因為他用短波聽國外廣

播，不知是聽到英國還是美國放送了什麼消息，所以他說可能是

我們最後一堂課。同學想說難道我們戰爭打輸了嗎？他說：「哈

哈，怎麼可能，我們有大和精神！」

在高等商船學校的同學裡，也有兩個台灣囝仔，一個姓陳，

也是航海科的，他回台後繼續進修，去念成功大學的前身。還有

一個輪機科的，姓蔡。我在東京還有個同學，是個秀才，讀到東

京帝大，一直辦兵役緩征，緩到最後收到紅單了。八月十五日那

天他去報到，結果也沒穿到軍服，只吃到一頓飯，第二天就回家

去了。我笑他說：「你撿到了，只有你最特殊。」他笑著說他也

不知道會這樣。另外我還有一個朋友在陸軍當通訊兵，姓王，

後來升做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陸軍航空隊的敢死隊那時是開

「隼」戰鬥機；也是日本突然投降，他也撿回了一條命。

（三）物資吃緊

我們入學時（按：1943年），教官就跟我們說：「這就是現

在的局勢，忍耐點吧！當年我們商船在走澳洲線、美國線的商船

時，吃飽飯後還有五種冰淇淋讓你選。現在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你們只能吃這樣，忍耐吧。」學校的教官跟我們說開戰前，大阪

商船噸位一、兩千噸以上的船隻就有四百艘，現在剩四十艘，

三百六十艘都沉在海底。

那時的戰局已經對日本不利了。日本大概也是很想和美國講

和，但是嘴巴上不能說自己輸。當初一開始要打仗時，日本天皇

把那些親英、親美的人都軟禁起來，派秘密警察跟監，不讓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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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國，在開戰後看你們這些人要合作還是不要。日本不是一開

始就認為自己百分之百會贏得這場戰爭。

後來美軍空襲越來越頻繁。我們學校位於靠近海邊的千葉

縣，因此沒有疏開，只有在那邊迎接敵軍的份而已。我那時看到

一些陸軍的軍官可憐到只有軍官制服可穿，連配槍佩刀都沒有，

有的只能配一把刺刀。我也看過一本書，有的人配的刀還是只有

刀身沒刀鞘，就這樣作戰，多慘！後來連學生都要提前入伍去打

仗了，那時有些生產的武器品質不好，有人在琉球想要自殺，沒

想到因此撿回一條命，自殺時要引爆的手榴彈沒法引爆；因為這

樣撿到命的人也有！

戰時整個物資都很吃緊，像中國戰場如果要求過多的油料的

話，日本政府也不給。當時日本許多的裝備跟資源都在大陸，來

不及支援日本國內。像我的高中同學入伍後沒軍服可穿，到朝鮮

的部隊報到後才有軍服可以穿。那時日本國內吃緊，十個城市就

一個被轟炸地慘兮兮，一晚空襲就不知死多少人。所以當時日本

的生活，因為沒有船了，南方物資也送不到，即使有些產地是在

日本，但負責運輸的人員也都被調去當兵，車站員工只剩女的，

就連市內電車的駕駛也都是女的。那時民間配給的糧食是一種

「膨風豆子」，小小一勺，這一勺的豆子炒一炒，然後一小口一小

口配水慢慢地嚼，讓它吸水膨脹，這就是一天的糧食，日本本土

那時實在很淒慘。

我們那時在學校吃的，是六分糙米配四分壓扁的麥仔，湯也

只有一湯匙而已，菜就是吃菜頭葉，淋咖哩汁，沒魚沒肉，那時

能吃這樣就算很好了。有天出去，一個憲兵經過，有個日本太太

喊說：「不要打仗了，乾脆當美國人的小老婆好了！」我們跟日

本太太說：「歐巴桑，你怎麼這樣說，憲兵在那邊哩！」婦人說：

「我先生死在大陸，兒子死在南方，這個吃奶的孩子明天要喝的

奶在哪裡我都還在傷腦筋，沒奶喝就沒有營養。憲兵有什麼了不

起，厲害的話就去第一線打仗，不要在這裡耀武揚威。」 我就阻

止她繼續說下去。那時候說話已經是在看日子了（按：意思是活

一天算一天），到這個地步就只能看日了，不是在看月了。

那時日本的大都市，如果行政區是「市」的，十個市就有一

個被炸得清潔溜溜。一開始說是為了國家而戰，疏散的難民會

優待，後來沒法再優待了，因為通通都是難民了。這讓我想到

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兩星期我去廈門旅遊時，導遊跟我說江蘇

鎮江的人特別厭惡蔣介石，其實那不是蔣介石，而是他的部下做

的；蔣介石要撤退時把整個村子圍起來抓壯丁，男的只留下十三

歲以下的小孩和老人，其他通通抓走。所以他們連去討海的都是

女的，連蓋房子的泥水匠也是女的。

（四）東京大轟炸

東京大轟炸那天是 1945年 3月 10日，剛好是日本陸軍紀念

日。美軍 B29下午從塞班島起飛，到東京時是晚上十點左右，

轟炸到隔天凌晨四點天快亮的時候。所以日本當時在爭取占領塞

班島就是為了這個原因，美軍占領塞班島後攻打琉球比較方便。

那時日本說盟軍一百三十架 B29來轟炸，美國說他們派三百多

架，事實上應該有四百架。8東京三十區全都遭到轟炸，整個城

8 美軍的紀錄顯示 1945年 3月 9日至 10日的轟炸行動出動 334架 B29轟
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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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陷入火海，光燒死的人就有十萬人，比原子彈還厲害。那時

往天空一看，只看到整個天空都是轟炸機，B29飛在八、九千呎

的高空，在地面上看起來剛好是一公尺。我看到一架日本戰鬥機

升空去與美國飛機相撞，結果美國轟炸機只有引擎受損，而日本

戰機裂成兩半，美國轟炸機還是繼續在飛。我們隔壁有一個陸軍

的高射砲隊，日本高射炮最高只能打到八千五百呎而已，美軍看

他不爽，丟一個小炸彈炸高射炮，結果他們隔日搬走。我們這些

學生笑到不行，想說我們海軍比較勇，我們穿的很單薄地在訓

練，他們陸軍穿的很厚很保暖，可是還在那邊喊冷。 

我們附近有個陸軍的糧食場，陸軍的人也放著不管，就放著

讓它在燒，早知道也去扛幾布袋東西回來吃。那間糧食場被燒得

清潔溜溜。空襲過後，附近靠捕蚵維生的漁民，要把這些沒被炸

死燒光的蚵仔處理掉。軍隊裡的伙夫就拿這些蚵仔煮稀飯。我在

日本還沒吃過稀飯，但是大空襲那天早上卻吃到蚵仔粥，實在有

夠好吃。因為出生以來沒吃過日本的蚵仔粥，那天吃到，真是好

吃。好笑的是，那天有的作業員很早來上班，去廚房提菜頭湯，

提來後卻不敢喝，因為菜頭湯裡面有攙到屍體的碎塊。

我的親戚就說他那時在東京往東邊的海邊一看，房子都被燒

得清潔溜溜。那時美軍丟的不是炸彈，丟的是燒夷彈；燒夷彈的

材料是看起來很像粉稞的黃磷，超過攝氏三十度就會燃燒。開始

轟炸後，大家都沒去防空洞，都跑出來看。現在想起來，那時捲

起許多龍捲風，四十五米的秒速，房子燒成火球，火球有差不多

一公尺那麼大。我們跑到隔壁看時鐘，十九分鐘就燒完一棟房

子。

美軍開始來轟炸的時候，我還在高等商船的宿舍裡。那時我

們就在東京旁，但我們的宿舍沒有被炸到。戰後大概美軍打算利

用我們宿舍，所以沒有轟炸我們，應該是打算登陸之後使用。那

時美軍沒有破壞鐵路，破壞的話他們登陸之後還要修理。

我們這個社會，有人說凡事都有因果報應，有個阿婆帶著她

的孫子，在那邊請我們高等商船的學生救他，有人問阿婆怎麼

了，阿婆說這個孩子是前一個媳婦生的，戰時獎勵生孩子，生一

個就有補助，老太太和他兒子，續絃的媳婦和新生的小孩和前妻

生的孩子一起躲到防空洞裡，當時防空洞的材料不太好，空襲開

始了，房子就燒起來，續絃的媳婦叫前妻生的孩子去房子裡面拿

東西，老太太捨不得就跟著追出來，才剛追出來，隔壁的房子不

知怎麼了，讓防空洞整個陷下去，兒子、媳婦和新生的小孩都

死了，只剩老太太跟孫子活著，老太太跪著拜託我們救防空洞的

人，可是要怎麼救！已經沒法救了。也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那時候手腳俐落的年輕男子都被召去當兵，留下的也都是跑

不了的老人跟小孩。兩周後我去東京找親戚，親戚跟我說：「報

紙寫從東京到海邊，連一隻鳥都沒活下來，都燒掉了。」我說：

「有啦！我還活著，你看，我還有腳。」那時候我都沒時間擔心

我姊和姐夫， 9沒那個時間擔心。我們在訓練期間，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為日本天皇死，一直灌輸這個「死」的價值，只灌輸這種

思想和軍國主義的精神。真是要哭也沒目屎，那時我和我日本朋

友說，「今天可能是我們人生最後的日子，人生最後到這樣真無

聊」。

那時我們東京高等商船學校的校舍也有被炸到。我們還撿了

9 指姐姐陳仙槎和姐夫王育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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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隻燒夷彈的彈殼。這個燒夷彈母體是由三十六個小單位組

成，彈身上面有個螺旋槳，螺旋槳轉到某個程度就會分解變成

三十六支，每一支又會變三支，三支丟下來到地面以後會「蹦」

一聲，第二個再進六公尺「蹦」一聲，又再進六公尺，這樣剛好

是十八公尺。那黃磷很像洋菜，三十度就燃燒，所以你不能揉，

掉到屋頂，隨便掉到哪裡都會燒起來。只要周圍的風一吹，很容

易就超過三十度燒起來。後來我們沒辦法，就用土掩蓋。那時候

我們學校大概也傷亡了兩百人。我們後來撿了約兩千支燒夷彈的

小彈殼，人要是被燒到的話就好像人站在燒金紙的金爐裡一樣。

後來有人通知我們游到河裡逃走，結果沒想到游到河裡的反而都

死了，燒夷彈的煙遇冷空氣會降下來，結果磷火都在水面上。

空襲是三月十日，到了六月十日，東京都還在撿屍體。那些

屍體在海浪漂來漂去，漂到了大海，那些屍體你遠遠地就可以辨

別是男是女。在水面上女的屍體形狀比較翹，因為女性屁股較

大，男的就反過來臉朝下，看到那被火燒的臉上會有三、四種彩

色顏色。

美軍倒是很多車站、鐵路、橋樑留著沒炸，因為戰後他們也

要用；美軍打算以後使用的建築物都沒炸。那時候丟了幾萬顆燒

夷彈，也沒燒到那些建物。光這點就可以看出日本的科技水準和

美國是有段差距的。再說，沒有原料和工廠可以生產，這個戰爭

你就輸了，而美國那時都還有能力大量生產武器。

大轟炸後，學校沒有停課，從三月十日到八月十五日我們還

是繼續上課。人說「三等四翻身」，人生就一場命運，就這樣翻

來翻去。在戰時我有三年的時間讓日本政府養，我們高等商船學

校還是初學，「初學」就是還沒有實務經驗，我們初學的課程都

修完了，就等著要實習了，這時日本就投降了。真是撿到命，

不然我就去做海龍王的女婿了。所以有人丟了神，有人撿到神

（按：日本諺語，有的人把丟棄神像，不過也有人撿起神像），我

人生最後都遇到了貴人。好在我沒去做水上特攻隊，不然相戰下

去，就要做水上敢死隊。

當時日本快要戰敗時，我們成為海軍預備軍官。日本海軍特

攻隊的編制是一分隊四小隊，一個小隊十五個人。水上敢死隊的

訓練，哪有什麼特殊？奉令叫去你當特攻隊，你叫乖乖去做。聽

說後來自殺用的特攻艇還是用美利亞板（木合板）做的，上面裝

了飛機引擎。為什麼用飛機引擎呢？ 那時雖有飛機引擎，但沒

有鋁可以作飛機，所以拿來自殺快艇上用。自殺快艇上旁邊有兩

支魚雷，前面裝有三千噸黑色炸藥。打算用這兩支魚雷和三千噸

的炸藥來換對方一艘敵艦。

結果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八月十六日就發給我們一張車票

讓我們回家，怕我們被當作戰犯。日本怕戰後這些年輕世代也被

盟軍當作戰犯。軍部戰時的宣傳就說敗戰的話，男人會被抓去

閹，女人會被抓去當小老婆。也怕那些訓練去做敢死隊的人被

抓，不忍心，就給了我們火車票。拿了車票，坐上火車，我就到

我姐疏散的地方。她住在輕井澤的隔壁。

那時我還收到通知，叫我轉學，去醫科大學考轉學考，那間

醫科大學還是以前的帝大。我去的時候是臨時學制（戰時的短期

學制）的最後一期，再來就又要恢復成原來的學制。戰爭中為什

麼有臨時的（短期的）醫學大學？因為七年太長，養成醫生的速

度趕不及醫生戰死的速度。有時候整艘部隊坐船出去，一個魚雷

打來，整個部隊就報銷了。在日本殖民地念短期的醫學院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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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還可以開業，但在日本本土就不行，還要繼續到醫院實習兩、

三年。戰爭期間沒那麼寬裕的時間，如果等七年教育養成一位醫

生，那戰地就沒有醫生了。

回　鄉

（一）乘坐驅逐艦返台

1946年 1月我和我姊、姐夫從日本坐驅逐艦回來台灣，那

時我們去拜託京都的美軍佔領軍司令克魯曼中將，後來安排我們

坐驅逐艦「槇」回來台灣，這艘船之前沒來過台灣。到了基隆港

後，看到一些穿棉襖裝的中國兵在訓練，居然同手同腳在踏步。

要下船時我姊姊被那些在訓練的部隊嚇到，她說她覺得怪怪的，

不敢下船，我姐夫王育霖就說這又沒什麼。那時有個日軍的聯絡

官跟我們坐同一班船到台灣。日本驅逐艦的水手看到碼頭上那些

同手同腳在訓練的中國兵都覺得好笑，說：「那支那兵怎會同手

同腳」，結果那位日軍聯絡官跟他們說：「你們別忘了，我們還

是戰輸的一方哩」。結果那些水兵才想說太丟臉了，不說了。當

時想說回歸祖國，台灣有一個將來，會有個健全的國家。

後來進去中國海軍後，才知道有些兵是要來接收台灣時才找

來當兵的，而且登陸艦靠岸後他們還不敢上陸，怕台灣的日本兵

突襲他們，當時陳儀是跟他們說「來，二十塊銀元給你們，來去

遊台灣」是這樣子召兵的。也有人是被強抓來的。說難聽點，都

是土匪兵，難怪會引起二二八。這二十兩龍銀是阿兵哥自己說

的。那時候在中國當兵都是這樣，被抓丁抓到的話就得去當兵，

部隊人數都灌水。比如說這個部隊有四十人，點名時要把阿兵哥

叫來翻他衣服上的名字，看看是不是點名簿的名字。不像日本，

人排一排後報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排四十個，不是

這樣的。

（二）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

我說個笑話，在日本時本來要去帝國大學讀醫，後來我回來

台灣，當時剛光復，凡事都要紅包。台大有讓我去註冊，我想想

醫生還要念七年，太久了，因為這樣我才加入海軍。林山田博士

跟我很好，跟我像親兄弟，後來他跟我說你那時要是去台大，白

色恐怖的時候也許你性命都沒了。那時台灣加入國軍的人，比較

多是當陸軍。好在我後來是在司令部服務，資料收集比較完整。

不然你現在到哪裡找當時第一期技術員兵的證明和資料？台灣人

去海軍軍官學校的事你大概要問莊銘耀 10的家人會比較清楚，因

為他們幾個人我只有跟郭宗清 11比較有接觸，和日本還沒斷交時

10 莊銘耀（1929-2002），高雄市人。中華民國海軍二級上將。海軍官校 41
年班（西元 1952年畢業）。史上第二位臺籍海軍上將，更是第一位臺籍
的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退伍後出任駐日本代表，並在 2000年政黨輪替
時出任民主進步黨陳水扁政府第一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及亞東關係協

會理事長。

11 郭宗清（1927-2010），台北市人。中華民國海軍二級上將。台北二中畢
業、海軍官校 39年班（西元 1950年畢業）、美國海軍指揮參謀大學。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史上招收的第一位台籍學生，也是史上第一位晉

升中華民國海軍二級上將的台灣人，史上第一位台籍上將。曾任國防部

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常務次長、海軍第一軍區

司令部司令、海軍艦隊司令部副司令、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

助理次長、海軍第 151艦隊艦隊長、駐日本國武官、駐埃及共和國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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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駐日大使館的海軍武官。

海軍副司令桂永清命令柳鶴圖組織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

頭一期一百四十五名，除了我以外，學歷最高的只有高中。那

時大家還沒制服穿，還先拿日本海軍下士的制服給大家穿。那

時候我記得桂永清命令建立技術員兵大隊，當時海軍司令好像

是陳誠，當時柳鶴圖 12是技術員兵大隊的大隊長。柳鶴圖他留學

英國，是輪機的，阮紹霖 13是副大隊長。最先海軍在台灣還沒設

海軍司令部，只是設了個台澎海軍專員公署，那時海軍專員公

官，退伍後曾任世界郭氏宗親會理事長、中華軍史學會理事長、中華民

國體育運動總會會長、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

員。

12 柳鶴圖江蘇省鎮江人，1915年生。1936年自福州海軍校航海科畢，英國
皇家海軍大學深造，第二次大戰期間曾以盟邦海軍軍官身份在英國海軍

服役，1946年率領伏波軍艦返國。陳淡而訪談中指出柳鶴圖於左營基地
服務時曾任台彭技術員兵大隊大隊長一職。1956年 2月 21日獲美國政
府頒發軍官級勳章 , 以酬謝其在駐美海軍武官任內的貢獻，1958年元旦
晉昇海軍少將。歷任上海江南造船所總工程師、海軍艦政署長，駐美國

大使館海軍上校武官，國防部新聞室主任、國防部新聞局長、殷台造船

公司副總經理、外交部駐泰國大使館新聞參事、獅子山共和國大使、駐

史瓦濟蘭大使、外交部發言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中華國駐檀香山總

領事。1995年病逝檀香山。（姜廷玉、孫阿冰、於華東編著，台灣三百
軍事人物，北京市 :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柳鶴圖病逝檀香山〉，
《中央日報》，1995年 4月 8日，第 4版）。

13 阮紹霖廣東中山人，1918年生。台彭海軍技術員兵副大隊長。陳淡而在
海軍左營基地服務時的直屬長官。阮紹霖於 1985年 3月自費刊印回憶
錄《懷往憶舊集》，書中表示當初設立技術員兵大隊是由阮紹霖提議，獲

上層核准辦理。1970年 1月自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助理參謀次長一職
調任內政部役政司司長。（〈內部役政司長 阮紹霖昨就職〉，《聯合報》，
1970年 1月 20日，第 2版）。

署的司令好像是一個福州人，14後來才換黃緒虞來，黃緒虞是汕

頭人，他說他大正八年從東京高等商船學校畢業，我還跟他敬

禮說：「前輩，可以說日語嗎 ?」他還把我從頭到尾這樣看了一

遍。國民黨撤退來台後他沒有來台灣。在左營設海軍司令部做司

令官後他又被派到汕頭那邊。

（三）桂永清

二戰時中華民國海軍被日本海軍逼的走投無路，中華民國海

軍最後跑去重慶，所以那時他們還很看得起日本海軍。桂永清頭

一次來台灣時，那時已經準備要送第一批技術員兵去青島受訓。

桂永清利用朝會升旗的時候跟這些技術員兵訓話，桂永清就喊

「向前一步走」，還喊了三次，那些技術員兵就聽他的口令像前一

14 指戰後來臺接收海軍設施的接收專員李世甲。

穿著海軍制服的桂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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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桂永清就說：「你看看，他們日本的訓練，一步就是一步，

你們一步劈哩啪啦，過去啊，我有聽到海軍給陸軍打，沒有聽到

海軍去打陸軍，我痛快得很！」結果下面那些福州海軍的都在幹

譙「幹、土匪」。桂永清講的「海軍打陸軍」的事情是之前技術員

兵學員在左營撞球間和陸軍要塞部隊士兵衝突的事情。我那時是

技術員兵的訓練官，所以沒和他們一起去打架鬧事。海軍的人都

說桂永清是個惡霸，本想說這次桂永清來巡視，要讓他罵罵這些

技術員兵打架的事，沒想到他還誇講這些技術員兵。桂永清還說

雖然日本投降了，可是不是我們贏了日本，是美國贏了日本。

桂永清是陸軍出身，他算還知道一個分寸，他不大穿海軍軍

服，都穿陸軍軍服。桂永清還會聽一點台語哩。後來聽海軍裡面

的人說他是自殺死了的。聽說他向蔣介石建議放棄金門馬祖，把

那些經費拿來建設艦隊，弄艘航空母艦之類的。蔣介石聽了之後

大概不高興，把桂永清賜死。這是海軍裡面傳出來的。不然桂永

清怎麼會突然就死了。

戰後左營軍港也有一艘跟攻擊珍珠港時使用的同型袖珍潛水

艇，裡頭只能坐兩個人，日文叫做「特殊潛航艇」。那時組織和

編制還沒建立，不知道那是寶，後來竟然就當破銅爛鐵賣掉了。

引起二二八事件的因素之一就是當官的在貪污。貪不夠，這些兵

就暴動，引起戒嚴才有機會搶劫，這是中國五千年傳統的歷史。

那時候海軍的情報還說共產黨已經有潛水艇，當時民國三十五年

日本在葫蘆島移交兩艘潛水艇給中共，還幫他們訓練。當時贏了

戰爭後只想到接收時貪污、「歪哥」，因位這樣才會有二二八。

二二八時我們還到我們副大隊長阮紹霖的宿舍保護他，後來

阮紹霖打算安置家人到軍港的船上，我們便從他的宿舍撤退。我

幫忙隊副提著行李到基地內，走到大門口，平常跟我敬禮的水

兵拿著槍對著我喊：「不能進來！再進來我就開槍打死。」機關

槍就這樣押下去，水兵對著隊副說：「他台灣人」，我在想他在

講什麼台灣人？原來因為我是台灣人，那個水兵說： 「台灣人一

個都不能進來」。 我們的隊部剛好就在司令部對面，中間隔著左

營圓環。我要幫他拿行李到司令部，我後來就跟隊副說：「對不
在大溪檔案中，桂永清上呈的報告是少數站在老百姓立場、對台灣

人友善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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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行李我就放在這了」。所以我們台灣人要有自覺自己是台灣

人，若是沒有就完了。要統一，也好啦！你最好有辦法可以當人

家的頭頭，不要反而是被人撿去配（按：任人宰割之意）。後來

清鄉的時後，我的兩個小學同學也被抓去槍斃，兩個都讀到大

學，一個是師範大學的陳金目，另外一個名字我忘記了。關於

二二八的報紙那時我還有留下來，後來怕惹麻煩就又通通燒掉，

沒有資料留下來。

（四）派任港務課指泊官

第一期技術員兵在左營受完訓練後，願意接受士官專科訓練

的，才送去青島受訓。二二八前，準備要去青島受訓的，都待在

左營準備上船。其他留在台灣的第一期技術員兵，就等司令部評

估派任。後來左營第三基地司令部改叫第三軍區。那時我已經被

派任到港務課任職，所以不用去青島。

我們港務課後來改叫港務組，後來又叫第二組。課長就是我

們隊副阮紹霖。在港務課就只有我一個台灣少尉，還有一個廣東

人和一個福州人，阮紹霖是我們課長，官拜少校，也是廣東人。

那時在基地接觸的都是福州人，不然就是廣東人。最先開始是福

州人，後來又派了廣東海軍的來接收，福州海軍的就把業務交接

給廣東海軍，後來又來了青島派的。所以我在海軍學的國語都混

各種腔調，也不是福州國語，也不是廣東國語。

我也會說一兩句廣東話，「少少啦、知唔知啦」（以粵語發

音）。在部隊我不是聽廣東國語，就是福州國語。說難聽一點，

民國三十八年，我說的國語還算是很棒的。李宗仁要競選副總

統，我聽到他講的國語，我想說我這台灣國語比他的國語講的還

好，他那時講「中華民國副總統」我還聽得懂，現在你們年輕人

搞不好還聽不懂他那麼重的口音。

海軍司令部只有我一個台灣囝仔，才作一個小小的少尉軍官

而已。後來吳振武也來參加海軍，他來找過我，因為司令部台灣

囝仔只有我。我跟吳振武開玩笑說：「振武啊，當初你要打的敵

人現在變成你的上司啊！」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就要在台灣

開始徵兵時，台灣因為晚朝鮮兩年徵兵，所以後期徵兵的有的當

上陸戰隊，然後被派到海南島。戰後桂永清的參謀曹開諫到海南

島，大概聽過吳振武這個人，向桂永清推薦吳振武來加入中國海

軍陸戰隊。二二八前他就派副官來找他，當時吳振武在台中師範

當老師，副官就把名片給他說「有需要時，你拿名片來找我。」

後來謝雪紅發起二七部隊，吳振武走投無路了。吳振武就進去海

軍，派到左營，要幫他們組陸戰隊。當時的海軍司令部只有我一

個台灣囝仔在左營當個少尉小官。當時才二十三歲。

（五）南京公差

在港務課時我有次被派到南京出公差，記得那時蔣介石要

競選第一任總統，15南京的旅館老闆跟我說，「陳先生，你哪裡

來的？」他看我穿著海軍制服來住宿，對我很好奇。「你台灣來

的？」「中國沒有政府喔！」旅館的老闆竟然這樣跟我說。老闆

接著說下去：「中國有三匪，你知道嗎？第一是「蔣匪」，收錢

的，跟你要錢啦。第二是「共匪」，共匪來，看蔣匪已經把錢都

收走了，沒有東西拿就割稻子，稻子也就沒了。第三、「土匪」。

15 蔣介石 1948年 3月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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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一來，看說稻也沒有了，錢也沒有了，就抓人啦。中國有三

匪，有沒有聽過！」

跟我講這個話的是旅館的老闆。他是好奇看到我這個台灣人

穿了海軍制服到上海出公差。我那時候英語夾雜台語，再加一些

廣東話，這樣也可以到處行走啊。

我在港務課的課長阮紹霖，他後來退休後寫了一本回憶錄，

也送我一本，你可以拿去參考，他裡面也講到技術員兵的事情。

他後來海軍中將退伍，差不多十年前作仙了。這本《懷往憶舊

集》是 1985年 3月印的，上面還有他給我的簽名「淡而吾兄指

正」。這書是自印的，沒有公開。如果我沒有拿給你看，你也很

難找到。你看，他（按：指阮紹霖）是總統召見過兩次的人，難

道你們是讓他來訓練台灣兵、來反政府啊！政治啊！

（六）好友陳慶堃

後來海軍把第三軍區搬去基隆，因為司令部要設在左營，我

便到基隆去了。在基隆時認識陳慶堃，當時他是艦隊單位的，我

們這個司令部只是負責行政的，後來海軍只有他拿到青天白日勳

章。

他還會跑到我的睡鋪睡覺，他接收美國那些船後常要修理，

夏天天氣熱，上班時間就跑到我們那裡睡。慶堃和我就像親兄弟

一般。他是廣東人。以前他小時候生病，被一個日本醫生治好

了。以前日本佔領廣州時，陳慶堃的祖先曾經跟日本人作生意，

他們家對日本人比較了解，所以陳慶堃對日本人的看法和其他人

比較不一樣。他那時是開一艘 AM海防艦，AM就是 Auxiliary 

Minesweeper，美國製清掃水雷用的附屬艦，可以說是海防鑑。

我在基隆時，有次他抓了一條日本漁船到基隆，那時他也幫

了那些被扣押的日本漁民。他們抓到越界捕魚的漁船，一般都有

獎金，艦長一般都把漁貨拿去賣一賣，錢放自己口袋。陳慶堃對

這些漁獲沒興趣，嫌它有臭腥味，叫人把魚賣一賣後把錢分給那

些日本漁民。

那次抓到漁船的事情是這樣：日本戰敗後麥克阿瑟重劃領海

界線，日本漁船不能越界捕魚，但是他們不過那條線又抓不到

魚。那漁船好像是從九州來的，當時是一艘大船帶兩艘小船來捕

漁，結果看到海軍的船來抓他們，大船跟一艘小船趕緊跑了，只

剩下一艘小船被抓到；好像是在舟山群島那裡抓到的。陳慶堃抓
左圖：1949年 8月陳淡而與友人張進聰合影留念。當時陳淡而已準
備離職。右圖：陳淡而的彩繪半身照



110　陳淡而先生訪問紀錄 《記錄聲音的歷史》　111

了之後到司令部交差報告，可是那時我們那組只剩我一個人，他

跑來找我辦。當時他是少校，應該找科長辦才對，我說：「你們

抓船來交，我哪敢辦。我堂堂一個中尉，你們官階都比我高，司

令部哪有可能只剩我一個人來處理這件事？」司令部本來編制含

我有五、六個人，組長是上校，可是那時都調去作別的事，陳慶

堃說：「沒關係，你簽字就好」。我說：「那哪天不換成我被抓去

槍斃！」我們兩個人在那裡開玩笑，一直笑。

我後來就上去那艘漁船，找了漁船船長來問，問他為什麼越

界，他解釋說他跟著大船一起捕魚，也不知道有沒有越界，可能

是風太強，把它們吹過界。那艘小隻漁船也不小，跟陳慶堃的軍

艦噸位差不多。海軍算噸位的方式跟商船不一樣，海軍是船重當

作船的噸位，可是商船是用載貨的噸位。陳慶堃把那些漁獲賣一

賣，一個日本人都給他們二十塊銀元。當時一雙皮鞋可要一銀

元。別人做不到的，他做的到。

過幾個月他又來跟我說：「老陳啊，那些漁民三個月沒上陸

了，請求說要到岸上走一走」，他要我幫忙處理。我就跟那些日

本漁民說：「我是受過日本教育的。日本雖然戰敗了，你日本人

不要因為戰敗了就說話不算話，你們分成兩班，一班八點到九點

外出，另一班九點到十點外出。」結果放他們出去不到十分鐘，

衛兵跑來說：「艦長、艦長，他們通通跑掉了！」當時軍隊還有

情報說台灣深山藏著十萬日本軍，須要加強警戒。陳慶堃看著我

說：「老陳啊，怎麼搞得？明天你槍斃、我也槍斃，就這樣算了

吧！」陳慶堃居然這樣回我。

我便去船上找船長，可是船上只剩下一個人，後來找到船

長，原來是跑去理髮。我問怎麼船員全部都跑掉了，船長說大家

都想要出去，他也擋不住。結果不到九點，衛兵來報告說他們通

通回來了，那些日本漁民去買皮鞋和買了些香蕉、米粉吃一吃，

兩塊銀元都花不完。又過了一個月後，我出公差到左營，陳慶堃

看到我，用日語叫我說：「陳中尉，陳中尉」，說那些漁民差不

多再兩個月內可以回去。我說：「很好啊，恭喜、恭喜」。

當時司令部要升我當上尉，但是要我加入國民黨，還要我跟

課長去海南島考察，可是我不想去。民國三十八年，當時政府要

撤退來台時，我在基隆第三軍區司令部，我的其他同事每個都升

官了，調走到別的單位，剩下我一個人在港務組。後來我看破

了，辭職不作了。不然那時被派去海南島考察，蔣介石打算把海

南島當作另一個台灣，當作反攻的基地。

（七）離開海軍

我沒有繼續留在海軍的其他顧慮是：第一，我十三歲就去日

本念書，所以語言是一個問題；還有，中國海軍素質跟日本海軍

差太多。那時自中國撤退過來，我司令部對面剛好港務局，看著

登陸艇載著滿滿一批批逃難的的軍隊，我看了看直搖頭。一艘艘

的登陸艇載來滿滿的撤退部隊，全部擠得滿滿地在甲板上。

我那時就算留在海軍，前途也是有限。因為你如果沒有再去

軍官學校研習班進修，你頂多做到大佐，全世界的海軍都是這

樣，日本是大佐，我們是上校。你的背景如果不是正統官校科班

出身，很難升上去。而且他們海軍裡面還分好幾派：福州、廣

東、青島，分成好幾派鬥來鬥去。



112　陳淡而先生訪問紀錄 《記錄聲音的歷史》　113

1947年 11月陳淡而奉命赴南京公差，此為其軍用差假單

此份派令顯示一百多位的技術員兵有 42位無法前往青島受訓，在
經過考核篩選後，海軍留用 42位學員中的 17名，後附調往單位與
學員姓名，所調往單位包括港務課、電台、砲艇隊、左營工廠與馬

工造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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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9月 3日陳淡而擔任技術員兵大隊航海科教練官的派令 1947年 4月 25日陳淡而奉派至港務課代理少尉指泊官的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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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憶姐夫王育霖

二二八時我的姐夫王育霖犧牲了生命，我後來居然還待在海

軍，而且沒有死，算是我命好。當時連警官學校的教材，都還有

寫王育霖、王育德的事。我說個笑話，東京高等商船怕我們作戰

犯，派我到日本的帝國大學去讀醫，可是我還是選擇回來台灣。

回台灣以後，當時不管讀什麼學校都要紅包，台大有讓我去醫科

註冊，我想了想，念醫生還要讀七年，所以才決定加入海軍。這

些事林山田博士都知道，他是我的知己，我們兩個親如兄弟。

他說：「淡而兄，你若去台北繼續念台大，可能後來你性命也沒

了」。說難聽點，蔣介石的時代我差點被通緝，好險那時候我沒

有身分證，不然可能也列為無藥可救的崇拜日本主義者。其實我

不是崇拜日本，雖然我是軍國主義時代出生培養出來的，但是

我不贊成軍國主義。當時是沒有身分證，沒有什麼制度，不然那

時怎沒有要抓我！民國四十年李友邦事件時本來要抓我哩！他們

大概會說因為我姐夫和姐夫的弟弟是日本台獨份子的首領。民國

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我為了中國海軍沒功也有勞，居然要抓陳

淡而。憑什麼理由抓我呢 ? 說有一台灣囝仔的重大組織窩藏在海

軍，其中陳淡而掌握一切軍事秘密。

民國四十年，李友邦事件時，那時候本來也要抓我。可是我

三十八年就離開海軍了。不過他們也還是照樣想抓我啊。你看，

專制啊！中國就是專制啊！這是被放出來的人偷偷跟我說的，他

怕我也被抓去。他說我這個日本精神這麼重的，穩死的。

在日本時，我跟我姐、姐夫大概一年見一次面吧。當時從東

京坐火車到京都要十小時。如果學校沒放假，也沒時間去找她。

姐姐和姐夫王育霖是在台灣結婚，我也沒有回台灣吃喜酒。他們

結婚也是人家介紹相親的。王育霖是小學五年級就進入台北高等

學校先修科，後來讀台北高等學校，再考上東京帝大。姐姐也在

日本念書。我姐夫這個人就是很死忠、很日本精神、很義氣的

人。當時戰後在新竹當檢察官卻沒法對付那些貪汙官員，索性就

辭職不作了。回台灣後我姐夫曾在台北建國中學教英文，而我在

左營，兩人就比較遇不到。

後來我姐姐在東京上課結束了，我姐夫要考檢察官，結果朝

鮮人沒考中，台灣人還錄取了。那時檢察官權限比法官還大。那

時他們在東京住一年，然後才搬到京都。在東京時我跟姐姐、姐

夫也是久久才見一次面，那時候坐車也要坐個四十分鐘。他在台

灣作檢察官辦事情，有人拿紅包禮物要拜託他，他會請人家帶回

去，如果對方不拿走的話，他直接丟還給他。那些外省人就跟我

說叫你小舅子收下來，這樣以後事情才不會影響到你。我姐夫又

不是要害死自己小舅子。唉，中國社會！蔣介石一來台灣，把那

些本來台灣沒有的大陸壞習慣、制度都帶來了，哪有帶什麼好的

制度來，台灣在日據時代的風氣習慣都比大陸的好。

後來聽到發生二二八事件，姐姐一直找不到你姐夫，我就請

假衝到台北。那時候他被關在台北的東本願寺。那時想說要如何

營救姐夫，說實在，在台灣的這些半山仔，當時台灣人看他們官

好像作很大，但是他們怕被牽連，就也都不管了。後來白崇禧來

台灣，說一切都沒事了，結果那天晚上被抓的人就把他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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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做仙了。我那個四叔陳天階 16當時是前高雄市長連謀 17的

秘書，日本時代是新聞記者，二二八的時候也被抓到高雄要塞，

幸好是認識要塞的檢察官，幫他求情，說他沒有參加什麼活動。

不然他也報銷了。後來他被放出來，什麼也不敢說，你問他，他

16 陳天階，台南人，約一九○一年生。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官
田信用組合會長、嘉南大圳囑託、後入台南新報，為日治時期台灣人最

早一位日文採訪記者。後轉入台灣新民報社本社服務，半年後升任該社

嘉義支局長，又二年回本社編輯部。之後承辦大阪經濟新聞多年，又再

入台灣日報、台灣新報任編輯。戰後派駐高雄任《台灣新生報》南部分社

主任。二二八事件時任高雄市長黃仲圖的機要祕書，是否如陳淡而所說

任連謀之秘書尚無法確認。根據謝有用的二二八訪談記錄，軍隊在市府

掃射時，陳天階爬上四樓躲藏，被軍人脫光衣服只剩一條內褲，將他押

到壽山山腳下。事變後辭秘書職，至合作金庫就職。陳天階於財團法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登載之受難事實為「遭受羈押、遭受徒刑執行、

健康名譽受損、財物損失、其他」。（許雪姬、方惠芳訪問：〈謝有用先生

訪問紀錄〉，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上冊，頁一三七、一五九；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冊，頁九四；〈審

查案件查詢：陳天階〉網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

網址：http://museum.228.org.tw/case.aspx，檢索日期：2016/11/05）。
17 連謀（1907-1978），福建惠安人。字良順。福建省立一中畢業後，考進
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1929年協助中國國民黨惠安縣黨部進行清黨，
1930年兼任縣黨部執行委員。1932年淞滬戰爭結束，任廈門市軍統局站
長，適逢「閩變」，乃協助政府軍平定。1935年任軍委會調查統計局隊
長。1943年兼財政部緝私署督察長，1944年任財政部川康緝私處少將處
長兼軍統局督察主任。1945年 10月 25日奉派至高雄進行接收工作，並
被任命為戰後首屆高雄市長，後因貪汙，而在翌年 5月下臺。1948年當
選福建省選出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後病逝於泰國曼谷。（《人民導

報》，1946年 5月 30日，第 2版；楊壬生，《高雄市志．卷十二：人物
志》，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 37；國史館編，《國史館現
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26輯，台北：國史館，2003年，頁 310-
312）。

也不講。二二八也只有他奇蹟似的活下來。他本人出來後就都不

敢講。後來我是笑笑地問他。

當時我衝到台北的時候，有張姐夫寫的紙條送來，說他人

在東本院寺，請安心，請想辦法。他寫「請想辦法」我們就知道

了。當時他們要殺台灣這些人時大概有個名冊，我姐夫大概被列

在裡面。名冊裡面有不少是學者，像林茂生。還有像高雄市參議

員王石定，我之前我姐夫小弟的婚宴上遇過他，二二八後有次到

高雄，想說到他那跟他打聲招呼，才知道他也遇難了。

時代慢慢改變了，台灣人也知道要回頭去了解自己的歷史

了。我雖然無黨無派，有人還以為我是國民黨，選舉時只有新黨

不曾打過電話來，我都會說「很好、加油、加把勁就會選上。千

萬不要出賣台灣」。說到這個，王育德有本書，你去讀就知道，

以前為什麼台灣人不能談到台灣！像我們技術員兵第一期的，到

大陸被共產黨俘虜的，說他是國民黨的特務。他滯留大陸寫祖

籍時，不敢寫台灣人。台灣人還不能說自己是台灣人。不論在台

灣或在中國，台灣人都不能談台灣。台灣人自己要去了解這段歷

史。



120　陳淡而先生訪問紀錄 《記錄聲音的歷史》　121

【附錄】

陳淡而、卓春設、許昭榮對談 
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歷史

記錄：薛宏甫

時間： 2006年 4月 23日

從軍過程

陳：那時候（戰爭末期）台灣開始第一期的全面徵兵，我也被徵

作第一期。徵兵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服兵役。我昭和十三年離

開台灣去日本念書。中學畢業後要進去東京高等商船口試

時，別人口試問一兩分鐘，我卻被問了十五分鐘。戰時日本

軍隊若沒有徵用這些商船，它也沒有能力運送補給它的軍

隊，所以我們一進去高等商船學校就變成日本海軍預備軍官

學生。我十三歲就去日本念書，而戰爭末期台灣又開始徵

兵，而這個徵兵我也躲不掉。想說既然要死也死作一個海軍

少尉軍官，不要去做個陸軍三等兵去部隊給人操。而且戰事

也已經進行到這個局面了，所以我就跑去給國家養。最危險

的所在（按 : 指部隊）就是最安全的所在。我就在東京變成

海軍的志願軍官。

許：淡而兄，很難得今天有這個機會，我們都這個年紀了，是不

是留一個歷史紀錄給我們後代，請教當時你們第一期海軍技

術員兵是如何加入國軍 ? 可否跟我們講解一下。

卓：當時就是政府報紙刊廣告，說前日本海軍服務人員來參加考

試。我們都有拿過去日本海軍證件去報名。

陳 : 那時大隊長是柳鶴圖，副大隊長是廣東人阮紹霖，還有一位

福州人梁韋麟，每次口頭禪「這個、這個」。

卓：柳鶴圖他東北人 18，日語非常流利。

許：你們第一期那時有一部份人沒有去青島，原因是什麼 ?

18 柳鶴圖是江蘇鎮江人，卓春設記憶有誤。

左圖：陳淡而翻閱檔案給許昭榮與卓春設瀏覽。右圖：陳淡而回台

後於海軍服務時所拍半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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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他們有調查啦，看你想要去還是不要去。

陳：選科後，問你是否有意到國內，那時說「國內」，繼續去深

造，還是說你想留在台灣服務。

許：原來是這樣才分成兩批。所以留在台灣服務的有四十二人 , 

是嗎 ?

卓：所以我們就這樣去造船所服務，那時柳鶴圖是造船所所長。

陳：阮紹霖，他廣東人，對我們台灣兵相當照顧，對我們相當愛

護。阮紹霖他對台澎海軍技術員兵大隊的募集出力甚多，也

是這樣後來才有第二期的招募。

卓：二二八之前，當時我們跟陸軍士兵打架，他還借我們手榴彈

跟槍要讓我們去跟他們打。他很為台灣兵著想。

陳：那時桂永清來左營有說，『這件事情有告到國防部，我聽了

以後感覺很痛快。為什麼痛快呢？過去我有聽過海軍被陸軍

打，但是沒聽過陸軍被海軍打。』所以在國防部裡他說這是

軍隊裡面的爭吵啦，小題不要大作。

卓：後來是黃司令來排解才解決的。

陳：黃緒虞。他最後作到少將軍區司令。

許：陳桑，記得去大陸有多少人嗎 ?

陳：四十二個唷。

許：沒有啦，四十二個是你們留在台灣的。

陳：沒有吧。

卓：那時全部是一百三十幾個。第一期的有的還離開技術員兵大

隊不做了。

許：你們在大隊部拍的團體照，我有算你們上面的人數，上面有

九十八人。

卓：沒有、沒有。我們有一百多個。我們去大陸的人比較多。

許：我這裡找的資料說留在台灣四十二個。

陳：（翻閱檔案）留在台灣實際上是十七個哩。四十二個最後剩

下十七個而已。這十七個是有任用的。

卓：這十七個有任用，其他的就離開部隊回家去了。像我就是留

在造船所工作。

陳：（翻閱檔案）這十七個名字都有在這裡。

卓：我有在上面吧，有、有、有。溫仔有在上面嗎？

陳：溫仔，他們暱稱他「小面仔」。

戰後初期的左營基地大門，當時門口木牌上寫著「海軍台澎要港司

令部」此圖左上角為第一期司令官李世甲（1945年 12月 8日台灣新
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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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謝永卿也有在上面吧？陳天生也有在這上面吧。

卓：陳天生有啦。陳天生後來還當到少尉吧。

陳：鄭金財啦，孔仔，這些都汪精衛偽軍海軍出來的。

卓：孔仔，這個孔仔升到將官唷。

許：他是之前馬公造船所的技術人員嗎 ?

卓：沒有啦，他跟我們都是第一期海軍技術員兵大隊。

陳：他是汪精衛海軍出來的，他外省人。鄭仔也是外省的，孔

仔，溫仔都是外省的。

陳：我在司令部的時候，我有改海軍技術員兵的考卷。有個人在

考卷上寫說他有上去「大和」號戰艦。我一看，想說「我的

天哪，大和號我都排不到，你說你台灣囝仔上去過大和」。

許：那胡說的啦。

陳：那張考卷我給他五十分。

許：（對薛宏甫說）大和號你知道吧，日本最大艘的戰艦，根本

不可能嗎！

陳：大和在琉球那裡被擊沉。沒有航空隊護航，你光一艘戰艦是

有什麼用！

卓：那艘船不知道是挨了多少顆魚雷跟炸彈。

陳：英國那艘 Prince Wales戰艦，日本海軍用四十三枚魚雷去攻

擊它，把它擊沉。邱吉爾在國會聽到這個消息，從椅子上跳

了起來，說世界海軍我最勇，居然 Prince Wales被擊沉。

卓：那艘船是被尊稱作不沉的艦艇。

陳：四個月後日本把它打撈起來，還改作戰艦。

二二八經歷

許：可以說一下你們二二八時的立場與經過？

許：陳桑，你還記得當時海軍技術員兵第一批離開台灣是什麼時

候 ?

卓：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唷。

陳：二二八事件進行中，要去青島的這些人就已經被押下去 LST

（坦克登陸艇）了。

陳：我不是親自看到的，聽到的是說，LST駛離左營後，開到基

隆，開到基隆外海都浮了許多屍體，看了之後不對勁，才又1946年海軍台澎技術員兵大隊於國慶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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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回到左營，等候命令。

許：這些事情過去我都沒有問過周生樟他們，他們被俘在大陸。

卓：周生樟他們在屏東，我們再問問看他們。他們志願去青島的

在船上，我們志願留台的不在船上。

卓：二二八事件也經過了幾日，技術員兵大隊隊長柳鶴圖就把我

們召集起來訓話，還用日文跟我們說，說你們不要謀反。當

時我們在東門那裡，看見一些台北下來的大學生，被外省兵

打死，我們大家就很憤慨。但是我們也是沒有莽撞行事。左

營一些地方人士說如果我們行動太莽撞，半屏山、桃仔園跟

龜山的陸軍會包圍我們，所以叫我們不要衝動，所以我們才

1948年 1月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全體官佐歡送黃緒虞司令調任第四
基地合影留念

聚集在左營第三分局旁阮紹霖的宿舍裡保護他。

陳：左營那時就像是鼎底。（鍋地，意指被四面包圍）你龜山與

桃仔園這裡都是他們（陸軍軍隊）的。

陳：當時我們大隊副，也就是我後來港務課課長阮紹霖，他寫了

一本他在海軍的回憶錄，裡面也寫到二二八他的經驗。裡面

有寫到二二八時有人要對他不利，說因為他掌握一批台籍青

年。

第一期技術員兵團體照局部放大圖。前排左二為陳淡而。陳淡而因

為是技術員兵大隊的幹部，所戴軍帽與海軍軍官相同，與身後學員

所戴軍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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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的時候阮紹霖的立場很為難。他那時住家在第三分局

旁邊，我們學員都去他住處保護他。後來他跟家人要先撤到

軍港的登陸艇上避難，我們就從他家撤退了。那時要去青島

的台籍技術員兵也已經上 LST（坦克登陸艇）。那艘 LST的

艦長，我記得是個廣東人，我有問 LST的人，他們說他們

怕這些技術員兵學員會衝出來，都把他們關在船艙內，結果

他們出來買菜，沒有台灣囝仔一起陪，他們不大敢出來，他

們有來跟我們聯絡。

 那時佔領左營第三分局的台灣人撤退後，我說這是台灣人的

悲哀，本來以前還跟我敬禮的衛兵，我本來是要陪同阮紹

霖一家人準備撤退進去基地，衛兵指著我說：「你台灣人一

個人都不准進來」，機關槍瞄準並且準備要打我。我們課長

(阮紹霖 )跟他爭嚷，我跟課長說：「課長，我再向前進一

步我就死掉了，那對不起，我不進去了，我行李放在這裡，

你等一下再來拿。」這就是我當時的眼前的景象。這該怎麼

說，我該說我這個中國海軍、或中華民國海軍，還是台灣海

軍，「你真的很悲哀」，我那時這樣想。

全國運動大會

許：你記不記得民國三十六年我去青島那一年，中國第二屆全

國運動大會，台灣隊就是吳振武帶隊去中國參加比賽的。那

時候不論是團體項目還是個人項目台灣隊常常都是拿第一名

的，那時中國的隊伍都還很弱，並不注重運動。

陳：我記得是第八屆，那時我也是帶壘球隊去的。那次多好笑！

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參加壘球項目比賽，台灣團派了一個捕

手和那些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一起去比賽。那些海軍軍官學

校的學生學的是美國棒球，他們古井的水雞沒見過大海。那

時他們棒球比賽一直到第四局還零比零，比賽前我叫他們練

習他們不練啦，他們讀官校的學生那時已經拿不錯的薪俸，

個個高高在上；結果呢？第四局以後對方抓到投手的球路。

 我一開始就問他們說你們怎麼只有一個投手，沒有後備的投

手？他們說這個投手沒問題，他可以獨撐大局。你們知道他

們遇到的隊伍是哪一支呢？上海的黑狗隊，那是日本時代

訓練的，他們連術語都用日文講：「選球、偷壘、偷壘、三

振、三振」。後來被他們抓到球路以後，結果後來三局被對

方得了二十八分，我們在那裡苦笑，旁邊空軍官校的台灣子

弟也來幫我們加油哩。我去問他們說怎麼不換投手，他們說

投手只有一個啦！他在那裡投球從有力投到都沒力了。每顆

球對方也都轟全壘打。

 後來第三軍區司令部準備要調去基隆，而左營要留給海軍總

司令部用，我就跟著調去基隆了。我那時每天每天看著那些

LST載大陸撤退來的人。想起那個景象，唉，說實在，打仗

千萬不要輸，都是滿滿（撤退）的人擠著站在甲板上曬太陽。

 那時大陸撤退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快要離開海軍的時候，我

薪水大概一個月七萬台幣啦，那時通貨膨脹，才有後來四萬

圓換一元。當時菲律賓有人來訪問，你看現在菲律賓來我們

這裡當外勞，當時菲律賓在掃地的工友聽說一天薪水美金二

元，我海軍中尉哩，掛航海薪唷，約一個月美金七塊，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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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塊耶！那些菲律賓船員來訪，司令部高級武官都不在，沒

什麼人能接待，找我這個破英語的去當「代理司令」。菲律

賓的說你薪水這麼少該怎麼辦 ? 我們的人回他說「我們有愛

國心啊！」大家在那裡笑的。菲律賓的人就說：「我們那裡

掃地的一天美金兩塊哩」，大家在那裡有夠丟臉的。

離開海軍

許：陳桑，你後來在海軍是怎麼離開 ?

陳：後來我在基隆軍區司令港務組服務，我們課長阮紹霖跟其他

長官一個個都高升他調，剩我一個小中尉管理基隆港港務組

一切事務。他們要升我上尉，然後要調我去海南島，還要我

加入國民黨，我就跟他們說：「再見」。

 在日本時代，若我們犯罪，被警察抓到，我們上衣口袋放著

一張要被徵兵的紅單，警察賞我們幾個巴掌，之後跟我們說

在部隊要努力為國家服務。日本海軍還能跟美國海軍廝殺個

兩年吧。日本有大和魂，美國也有美國精神，中國有中國精

神吧？ 國家要興盛，國家的國力我看七八成取決於這個國

民的精神力量。你看德國戰敗後復興的這麼快。日本在佔領

中國的那十年，有啦，亂七八糟收紅包的事情日本人也是有

啦，可是戰後他們馬上改正，說那樣是丟臉的事情，不能繼

續犯錯。我們海軍是同一艘船，你輪機我航海，若是打壞感

情，廁所也是相遇的到。是我要被你丟到鍋爐燒還是我把你

丟到海裡填海？這個軍隊幹嘛還分什麼黨什麼黨？這種作風

不合我的口味。我對我的上司說：「你炸彈丟下來，不管你

國民黨共產黨也都是死，你魚雷過來你共產黨國民黨也都是

死，有分你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嗎？」我上司聽完說：「老

陳你不要再講啦，不要講啦。」

 我活到這個歲數，講話也沒有在隱瞞啦。現在在台灣，還是

有人想說自己是統治者，你們是殖民地，這樣的心態以我的

觀察還是存在。日本時代，欺負台灣人的日本人有，幫助台

灣的日本人也有，也有日本人是要打欺負台灣人的日本人。

我們這裡不是，二二八之前，這些人就指著台灣人罵「你們

台灣人、你們台灣人⋯。」

白色恐怖險繫囹 

陳：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我就離開海軍了。民國四十年李友邦事件

時，保密局居然也想要抓我，說有台灣囝仔的重大地下組織

窩藏在海軍，其中陳淡而在海軍軍區司令部，一切的軍事機

密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時包括吳振武，蔡懋棠，這些都被他

們抓去；後來也要抓我哩。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是後來他們

有人被放出來說的。

許：是李友邦說的嗎？是李友邦這樣指控你嗎 ?

陳：不是，是被保密局放出來的人說的。

卓：蔡懋棠後來被槍殺嗎？

許：懋棠沒有被槍斃，他是被抓去關。他後來自獄中出來沒多久

就過世了。他就是因為謝雪紅的事情才被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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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他載謝雪紅去大陸。

許：對，他幫助謝雪紅幾個共黨份子坐船從台灣過去大陸。

陳：蔡懋棠他幾個兄弟，一位作省議員，一位參加台灣義勇軍，

在裡面是手槍的神槍手，連在飛的小鳥也可以打下來哩。他

就是從這裡跟我們大隊副的手下，一個福州人認識的。

令人懷念的吳振武

陳：台灣慢朝鮮兩年開始徵兵，所以台灣沒有第一線的作戰軍

官， 除了吳振武。吳振武那時是在日本讀高等師範學校，本

來去參加志願航空兵學徒兵，結果那時日本已經沒有什麼飛

機了，所以才被派去海南島陸戰隊。戰後在海南島時，桂永

清大概也去過海南島，可能是透過曹開諫的報告，才聽過吳

振武的名號。

 光復後，吳振武在台中師範教書，桂永清派副官去台中師範

找他；吳振武說我現在執教鞭，所以說讓他再考慮看看，副

官給他一張名片，說以後有興趣來報效海軍的話，可以拿這

張名片來南京找桂司令。吳振武與桂永清的關係，據我所

知，是這樣來的。吳振武後來去國府海軍陸戰隊，兵營也是

離我不遠，那時他已經是少校。

許：吳振武那時自海南島回台灣時是中尉。

陳：光復後升上尉，波玆坦宣言的關係，所有官兵都晉升兩級。

卓：吳振武與桂永清認識還有一層關係唷。二二八時吳振武去占

屏東機場，本來要抓去南京槍斃，結果白崇禧將軍才去把他

保出來，才把他交給桂永清的！

陳：這我不知道。

陳：我只知道他來海軍組陸戰隊。

許：二二八之後桂永清派他去馬尾組陸戰隊，我就是接到他的

信，才去找他。他才跟我說他要去組陸戰隊。二七部隊的部

隊長黃金島，他也是海南島回來，跟吳振武去馬尾一起組織

陸戰隊。

卓：吳振武他姐夫就是在左營開耳鼻喉科診所，我就是常去那裡

看耳朵，所以才認識他。

陳：振武仙不知現在怎樣？

許：他過世了。

卓：什麼！吳振武過世了！

許：他很久以前就過世了。吳振武過世時我在加拿大流浪。我最

後見到吳振武的時候是我還在作貿易的時候，還沒去加拿大

的時候。那時我有去他家找他，他不在，他老婆跟我說他去

附近朋友開的酒吧。我就過去，看到他一個人很失落地在哪

裡小酌。

陳：我那時還住在左營時，振武住得跟我很近，那三四年我們兩

個都常常作夥，那時他在組陸戰隊爆破隊。

許：他後來的生活也是很淒涼。他後來去他大哥吳振瑞開的一

間紙盒公司，香蕉大王吳振瑞是他大哥，他那時去那間公司

當經理，我綠島關完剛回來時，在加工區信和公司作經理，

我那時一個月都跟他買三萬個紙箱哩。所以跟吳振武算是很

熟。之後他跟我以及一位黃醫師彼此常往來；這個黃醫師還

在。我後來去加拿大後他也跟黃醫師常連絡。所以黃醫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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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生活很了解。吳振武他也去南投那裡幫人家種香菇，

在工寮幫忙，也曾幫人家作按摩推拿。最後他的死也是⋯他

死後把他的屍體捐給醫學院去解剖做研究。

陳：我跟林山田說，我當時應該不要去海軍，那時候我在日本

醫科大學三個月就修一年的書，當時的醫學院不是讀七年，

只需讀三年半而已。林山田說淡而兄，好在你沒去台大念

書，你若去應該會被抓走關起來，你姐夫王育霖在二二八已

經喪生，你姐夫的弟弟王育德在日本跟隨廖文毅作台灣獨

立運動。你要是到台北你早就報銷了。而我在海軍服務，那

時候沒有國民身份證，也沒有任何證件，海軍也不知道你的

背景。在民國四十年的時候本來還要抓我，還說一切的軍事

秘密都掌握在我的手上，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我覺得笑死人

了，當時我們接艦， LST（坦克登陸艇）一小時才跑八海浬，

每一艘都是美國送的破銅爛鐵，哪有什麼軍事秘密啦。

許：今天謝謝你。臨時來找你。第一期海軍前輩過去的歷史，

都還沒有人訪問記錄過，我常在想要來寫一個台灣海軍技術

員兵的由來。我先整理一下，下次再過來好好講一下您的歷

史，看幾個人一起訪問？ 


